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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家庭的流轉與階級的禁錮 

一、 主旨 

    這個部分講述了一群在本該在學校學習的少年們，因為各種家庭狀況而早早

開始工作，父母失業、離婚、入獄、吸毒等等原因，造成這些少年在學校長期缺

課或中輟。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被迫為了自己或家人在農地裡噴農藥、在理

髮店當洗頭小妹等等，但都領著遠低於基本薪資的報酬，勉強維持著生活。 
    社會上有許多人為這些在高風險家庭的少年以及家庭提供幫助，但最終開案

進入安置機構的少年遠不及最初通報高風險家庭的少年數。在「少年 on light 計
畫」，以及「未來計畫」的執行下，部分少年回到學校繼續接受教育，或接受職

業訓練擁有一技之長得以求生。 
    最後提到社會上有許多「藍領單爸」因為面子而不願對外求助，也有許多從

東南亞嫁過來的新移民女性受到臺灣部分家庭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而跟丈夫離

婚，也不一定能在往後的人生中再次跟她的小孩有所接觸。 
 

二、 作者觀點 

    臺灣對於這些高風險家庭的孩子提出並執行的「少年 on light 計畫」，比起香

港賽馬會資助的「clap 計畫」預算相差了十倍，臺灣一年有 250 名少年完成培訓，

而香港在兩年內就有兩三千名少年完成。這樣的差距說明了臺灣對於拯救這些少

年所做出的協助需要加以改正，以及讓更多人投入這些計畫，少年們需要的不是

同情，而是接受培訓擁有一技之長後，才有機會重新與社會連結，重拾對自己生

命的信心。 
    《勞基法》中規定年滿十五歲未滿十六歲的童工，不得從事具有危險性的工

作，更不能雇用未滿十五歲的少年。許多少年必須在法律規定的年紀前就進入職

場工作，這樣的法規不但讓雇主因為不想違法雇用他們，也讓他們不得不從事那

些一開始就雇用童工的高危險性工作，或者領著遠不及基本薪資的酬勞，做著比

一般員工工時還要長、工作內容還要更辛苦的工作。這樣的法規不但沒有幫助到

他們，反而讓他們更難以改變他們目前的經濟情況。 
    書中提到，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六年歸化為臺灣籍的東南亞配偶離婚率高達

二十四%，比臺灣總體離婚率十四%還要高很多。許多從東南亞嫁來的婦女受到

華人重男輕女觀念的欺壓，導致這樣的跨國婚姻以不完美的結局收場。在這樣以

外配以及臺灣爸爸所組成的家庭下成長的孩子，有些因為父母離婚而成為高風險

家庭的孩子，外配媽媽經常無法取得孩子的撫養權，導致部分父親把孩子交給年



邁的母親照顧，甚至有些父親根本沒有後

援提供幫助。這樣的家庭被擠壓在社會的

底層，社會也難以解救這些藍領單爸以及

他的子女。 
 

三、 支持觀點的例子 

廢墟少年 
1. 佩芸為了扛起家計而放棄就讀大學，未成年時就已經開始打工，半工半讀

的他因為太累而休學，現在在按摩店拿著剛好超過最低薪資的報酬。 
2. 十七歲的土豆跟他的夥伴們為農民到田裡噴農藥，他的夥伴們也跟他一樣從

未成年時就開始了這份工作。工作時沒有口罩和其他防護措施，他們不知道

這樣的工作會對未來的自己造成甚麼傷害，卻用健康換取了看似不錯的收入。

十五歲時他的家人相繼過世，家裡剩下做粗活的哥哥、失業的叔叔，原本可

以上高職的他，因為家裡沒錢付學費而早早開始工作，常常噴完農藥就全身

灼熱、想吐，有一次中毒後還到醫院吊

點滴解毒。 
土豆期待自己的十八歲到來，因為這

樣能有更多的工作選擇，但因為不適

應工廠的工作而繼續做回老本行。 
3. 樂樂原本半工半讀，但因為過於疲

勞於是改做全職工作，每天工作十二個

小時薪水才可能有兩萬元。 
 

幫助高風險少年的計畫以及法律 
1. 《兒童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 
2. 少年 On Light 計畫：針對十八歲以下的中離生順利過渡到就業的職訓計畫，

安排職場見習，也支付薪水給受訓的少年。參與計畫的人數遠遠少於每年兩

萬多人的中離生。 
3. 香港的 Clap 計畫：為失學失業的少年提供生涯規劃，完成培訓的人數是臺

灣的十倍。 
藍領單爸、外籍移工 
1. 佳儀的爸爸在他高中會考前兩天在家裡燒炭自殺，他的爸爸在工作時認識他

的媽媽，沒有結婚就分開了。他的爸爸吸毒進過幾次監獄，在鄉下進過監獄

的，常常背負著所有錯誤的責任。後來他爸爸自殺後，他才知道是因為心底

受傷，佳儀一直都很心疼他爸爸的遭遇。 
佳儀在父親死後努力準備考試，同時也在村裡打工，但老闆卻只給他時薪一

百的工資。 

土豆→ 



2. 阮理厚年輕時嫁到臺灣，當時她在前夫家中沒有地位，家人把她當成賺錢的

機器。她努力的為孩子工作，但最後卻發現她丈夫精神外遇。 
3. 金紅剛來到臺灣就被她丈夫家暴，一開始只是一點內傷，但後來看到小孩被

嚇到後，她決定不繼續隱忍，申請保護令，最後也幸運地拿到監護權。 
 

四、 反思 

    閱讀完本篇文章後，我才知道原來臺灣有這麼多人在跟我一樣的年紀就要出

去工作，比起這樣，每天在教室讀書的我也覺得沒有這麼累了。我相信這樣的情

況並不廣為人知，這些少年需要大家的關注以及幫助，才有可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我能做到最大的幫助，就是提醒身邊的人，讓他們知道這

些生活在高風險家庭的人們需要幫助，並且在以後有能力時向政府推動的計畫提

出建議，讓更多需要的人接受幫助。 
 
圖：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documentary-in-their-teens 
    https://www.twreporter.org/a/the-dilemma-in-child-labors 


